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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  情 

“现在是深夜三点钟。四月间宁静的夜晚向我的窗口

里张望，繁星朝着我亲切地眫眼。我睡不着觉。我是多么

幸福啊！我的全身，从头到脚，胀满一种没法理解的奇特

感情。我现在还不能分析这种感情，我没有工夫，而且也

懒得这样做，况且，什么分析不分析，去它的吧！是啊，

一个人从钟楼上倒栽下来，或者听到自己中了二十万卢布

的彩票，难道他能解释自己的感情吗？他办得到吗？” 

我写给萨霞的情书大致就是这样开头的，萨霞是我爱

上的一个十九岁的姑娘。这封信我已经开过五次头，可是

五次都把它撕掉了。我涂掉整张整张的信纸，然后又把它

们重抄一遍。我为这封信忙了很久，就象赶写一个约定要

交稿的长篇小说似的。我这样做完全不是为了要把信写得

长，写得细腻，写得多情，而是因为当春夜扑进窗子里来，

我坐在安静的书房里，任凭我的幻想驰骋的时候，我就不

由得想把写信这个过程拖得无穷无尽地长了。我在字里行

间看见一个亲爱的影子。我觉得好象有许多精灵跟我同坐

在桌旁，也在写信，也象我这样纯真而幸福，傻里傻气，

快乐地微笑。我写着信，不时看一下我的手，这只手不久

以前握过她的手，现在还有点软绵绵呢。要是我偶尔把眼

睛移到一旁去，我就会恍惚看见那绿色旁门的格子。我跟

萨霞告别以后，她就是隔着那个格子凝眸瞧着我的。我同

萨霞告别的时候，什么也没想，光是爱慕地看着她的身材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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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象一切正派的男人爱慕地看着美丽的女人一样。临到我

隔着格子看见两只大眼睛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明白我已经落

入情网，我们之间的一切已经决定，已经定局，剩下来所

要做的只是履行某些手续罢了。 

我把情书封好，慢慢穿上衣服，悄悄走出家门，把那

个宝贝送进邮筒去，这在我也是很快活的事。天上已经没

有星斗。东方原来有星的地方，如今换上一条白色长带，

悬在阴沉的房顶上，有几处被云遮断。有了这条长带，整

个天空就泛出苍白的光。这座城市睡着了，不过运水工人

已经出来，远处一家工厂响起汽笛声，在唤醒工人。您走

到沾着露水的邮筒旁边，一定会看见一个笨拙的扫院人，

穿一件钟形皮袄，拄着手杖。他处在昏迷状态：说睡没睡，

说醒不醒，而是介乎两者之间。 

如果邮筒知道人们怎样常常找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，

它就不会有这种谦卑的外貌了。至少我就差点吻我那个邮

筒，我瞧着它，想起邮筒才是最伟大的宝物！我请求凡是

以前坠入过情网的人回想一下，你把信投进邮筒后，怎样

急忙赶回家里，很快上床躺下，盖上被子，充分相信明天

早晨一醒，就会想起前一天发生的种种事情，就会兴奋地

瞧着窗口，而白昼的亮光正在热中地想要钻透窗帘的皱折

照进来。可是，现在言归正传。第二天中午，萨霞的女仆

给我送来这样一封回信：“我很高兴请您今天务必到我们

家里来我等您。您的萨。”一个逗号也没有。她干脆不用

标点符号，她把“务”写成了“务”，总之整个她这封信，

甚至装这封信的狭长信封，都使我心里充满脉脉温情。我

在歪歪斜斜然而羞羞答答的笔迹里认出了萨霞的步态，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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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逢发笑就高高地扬起眉毛的模样，她努动嘴唇的神情。

可是信的内容却没有使我满意。 

第一，对饶有诗情的信是不应该这样回答的；第二，

为什么要我到萨霞的家里去，呆呆地等着她的胖妈妈、兄

弟们和食客们猜出底蕴，然后留下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

呢？ 

他们不会费心思去猜的，那末，只因为您身旁有个兴

奋的无聊家伙，例如一个半聋的老太婆或者小女孩，唠唠

叨叨向您问这问那，您就不得不抑制您的欢乐，这可是再

讨厌不过的事了。我打发女仆带回去一封复信，在信上我

请萨霞选定一个公园或者一条林荫路作为 rendez-vous 的

地点。我的建议被她欣然接受了。正如俗语所说的，我的

建议恰巧投其所好。 

下午四点多钟，我向本城公园里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里

走去。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，相会的地点本来可以定在近

一点的地方，林荫道上或者亭子里都成，可是女人家谈情

说爱可不喜欢马马虎虎：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既要相会，就

得挑个最荒僻难走的密林才成，其实在那样的地方是有碰

上坏人或者喝醉的小市民的危险的。 

我朝萨霞走去，她正站在那儿，背对着我，我在那后

背上体会到非常之多的神秘意义。仿佛那个背、后脑勺、

衣服上的小黑点都在说：嘘！姑娘穿一件朴素的花布衣服，

外面套着一件薄薄的小斗篷。为了多添一点神秘，她脸上

罩着一层白纱。我不想破坏那种气氛，不得不踮起脚尖走

过去，开始小声说话。 

就我现在所理解的来说，在这种幽会当中我并不是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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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部分，而仅仅是细节。吸引萨霞的，与其说是他，不如

说是这种幽会的浪漫气氛和神秘意味、亲吻、阴森的树木

的沉寂、我的海誓山盟。她没有一分钟忘掉自己、陷入如

痴如呆的状态，她始终不让她脸上的神秘表情消失。真的，

如果有个伊凡。西多雷奇或者西多尔。伊凡内奇来替换我，

她也会照样感到幸福。那末，在这种情形下，请您来弄弄

清楚您是不是被人爱着吧。如果是被人爱着，那么这究竟

是真正的爱呢，还是不能算真正的爱？ 

从公园里出来，我带着萨霞到我家去。在单身汉的住

所里，有个自己所爱的女人坐着，那作用就跟听音乐和喝

醇酒一样。你照例讲起未来，而且谈得多么自信，多么有

把握，简直到了想入非非的地步。你拟计划，定方案，还

没做到准尉就热心议论将官的品位，总之你海阔天空地胡

说一通，听讲的人必得怀着满腔的爱情，而且不了解生活，

才会附和你的话。合该男人走运，凡是在热爱中的女人，

总是被爱情迷住了眼睛，而且从来就不了解生活。她们不

但随声附和，甚至还怀着在天神面前诚惶诚恐的心情而面

色发白，肃然起敬，如饥似渴地把疯子的每句话都听进去。

萨霞专心听我讲话，可是我不久就在她脸上看出心不在焉

的神情，她没有了解我的意思。我谈到的未来，只有外在

的一面才使她发生兴趣，我在她面前摊开我的计划和方

案，那都是白费精神。她极其关心的问题是她的房间在哪

儿，房间里糊什么壁纸为什么我有竖式钢琴而不是大钢

琴，等等。她仔细检查我桌上的小物件，瞧瞧照片，闻闻

香水瓶，把信封上的旧邮票揭下来，说是她要留下来，有

用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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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请你替我搜集旧邮票！”她说，做出严肃的脸色。

“劳驾！” 

后来她在窗台上找到一个核桃，就喀嚓一声咬开，吃

起来。 

“为什么你不在你那些书的书脊上贴小条子？”她看

一下书架，问道。 

“贴那东西干什么用？” 

“喏，让每本书都有个号码埃⋯⋯可是我把我的书放

在哪儿呢？要知道我也有书。” 

“你有些什么书呢？”我问。 

萨霞抬起眉毛，想一想，说：“各式各样的都有。” 

要是我凑巧想起来问她一下，她有些什么样的思想、

信念、目标，她想必也会这样抬起眉毛，想一想，说：“各

式各样的都有。”后来我把萨霞送回家去。等到我从她家

里告辞出来，我已经成了真正的和正式的未婚夫，只等完

婚了。如果读者容许我单凭个人的经验下个断语，我就要

断然说一句：做未婚夫很乏味，比做丈夫或者根本没订婚

乏味多了。未婚夫成了四不象：他已经离开这边的岸，可

还没有到达那边的岸；他固然没有成家，却也不能说是单

身汉了。这种情形同我上文提到的那个扫院人的状态倒不

无相似之处呢。 

每天我一有工夫就赶紧到未婚妻家去。照例，我去找

她的时候，总是带着千百种希冀、愿望、意图、建议、话

语。我每次都觉得，等到女仆一开门，我就会摆脱沉闷抑

郁的心境，一头栽进令人神清气爽的幸福里去了。然而实

际上情形往往不是这样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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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次我来到未婚妻家里，老是碰上他们全家上上下下

忙于做愚蠢的嫁装。（Apropos：他们已经缝制了两个月，

做出来的衣物却还不满一百卢布。）到处都是熨斗、硬脂、

煤气的味儿。人的脚底下往往踩到玻璃珠。有两个最大的

房间堆满了波涛般的麻布、细棉布、薄纱，萨霞从波涛里

探出小脑袋来，嘴里衔着线。那些缝纫的人一齐发出欢呼

声迎接我，不过马上又把我送到饭厅去，免得我在那儿碍

她们的事，也免得我看见那些只有做了丈夫才能看的东

西。我万般无奈，只得在饭厅里坐着，跟女食客彼美诺芙

娜谈话。萨霞带着忧虑和不安的脸色，不时手里拿着一个

顶针，一扎毛线，或者别的什么无聊的东西，跑过我面前。 

“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马上就来！”她看见我抬起恳

求的眼睛瞧着她，就说。 

“你猜怎么着，可恶的斯捷潘尼达把那件薄纱裙的腰

身弄坏了！” 

我左等右等也不见她来，就生了气，走出去，挥动我

那根做未婚夫后才用的手杖，在林荫道上散步。再不然，

有时候我想约我未婚妻一块儿出去散步，或者坐马车去兜

风，不料她已经同她妈妈在前厅里站着，穿戴整齐，手里

摆弄着阳桑“哦，我们正要到商场去！”她说：“我们还得

买点开司米，还要换一顶帽子。” 

散步的事算是完了！我只好跟着两个女人，一块儿到

商场去。看这些女人买东西，讲价钱，极力要蒙哄那些骗

人的店员，真是无聊极了。临到萨霞翻遍一大堆衣料，把

价钱杀得 admi-nimum，结果什么也没买成就走出商店，

或者叫店员剪一段四五十戈比的料子，我看了总觉得难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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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。萨霞和她妈妈走出商店后，带着惊恐不安的脸色久久

地谈论她们出了错，买了不该买的东西，花布颜色太深，

等等。是啊，做未婚夫是无味的！去它的吧！现在我成家

了。这时候是傍晚。我在书房里坐着看书。萨霞在我背后

一张沙发上坐着，嘴里嚼着什么东西，声音很响。我想喝

啤酒。 

“你找一找拔塞器，萨霞⋯⋯”我说：“不知把它放

在什么地方了。” 

萨霞跳起来，胡乱地在两三叠纸里翻一阵，碰掉了火

柴盒，没有找到拔塞器，默默无言地坐下了。五分钟过去，

十分钟过去了。我又口渴又烦恼，很不好受。 

“萨霞，找一找拔塞器呀！”我说。 

萨霞又跳起来，翻我旁边的一堆纸。她嚼东西的声音

和纸张的沙沙声，对我的影响不下于两把刀子互相磨擦而

发出的刺耳响声。我就站起来，亲自动手找拔塞器。 

最后，拔塞器总算找到，啤酒瓶打开了。萨霞就在桌

旁坐下，开始唠唠叨叨地讲起一件事来。 

“你该读点什么东西才好，萨霞⋯⋯”我说。 

她就拿起一本书，在我对面坐下，开始努动她的嘴唇。

我瞧着她小小的额头和不住努动的嘴唇，不由得沉思起

来。 

“她就要满二十岁了⋯⋯”我想：“如果把她和一个

有知识的同年龄男孩相比，区别是多么大呀！男孩子就又

有学识，又有信念，又有头脑了。” 

可是我原谅了这种区别，犹如原谅了那狭小的额头和

不住努动的嘴唇一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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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记得，从前，我喜欢追逐女人的时候，往往因为一

个女人的袜子上有块污斑，因为她说了句蠢话，因为她牙

齿不干净，就把她丢开了。可是现在我原谅了一切：咀嚼

声啦，为找拔塞器而乱翻东西啦，衣冠不整啦，为无聊的

事喋喋不休啦，我一概原谅了。 

我几乎不自觉地原谅了，没有丝毫的勉强，倒好象萨

霞的错处就是我的错处似的。从前惹得我厌恶的许多事

情，我现在看了反而感动，甚至喜爱。这种原谅一切的原

因在于我爱萨霞，可是爱情本身该怎样解释，说真的，我

就不得而知了。 

爱情和低音提琴 

乐师斯梅奇科夫走出城外到比布洛夫公爵的别墅去，

那边由于举行订婚仪式而要“举办”音乐舞会。他背上驮

着一个大低音提琴，装在皮盒里。斯梅奇科夫沿着河岸走

去，清凉的河水潺潺地流着，虽然并不壮观，却也饶有诗

意。 

“是不是洗个澡呢？”他暗想。 

他没有考虑很久就脱掉衣服，把身体泡在清凉的流水

里。 

傍晚天气很好。斯梅奇科夫的富于诗情的灵魂跟四周

的景物水乳交融。然而他往旁边游出大约一百步远，却看

见一个美丽的姑娘坐在高陡的岸边钓鱼，他的灵魂里顿时

生出一种多么甜蜜的感情埃他透不过气来，呆呆不动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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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感触涌上他的心头：他想起童年，怀念往事，他的爱情

苏醒了。上帝啊，他本来以为他再也不可能爱上什么人！

自从他对人类失去信心（他热爱的妻子跟他的朋友，巴松

管乐师索巴基内依私奔了）以后，他胸中就充满空虚之感，

变成厌世者了。 

“什么叫生活？”他不止一次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。

“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？生活是神话，幻梦⋯⋯腹语术。”

可是临到他站在那个睡美人（他不难看出她已经睡熟了）

跟前，他却忽然违背本意，胸中生出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。

他在她面前伫立很久，定睛瞧着她。“不过，够了⋯⋯”

他暗想，发出深长的叹息声。 

“再见吧，美妙的幻影！我现在该到爵爷家去参加舞

会了。 

他再看一眼美人，正想往回游去，忽然他头脑里闪过

一个想法。 

“应该给她留下点东西作为纪念！”他想：“我要在她

的钓钩上拴点什么东西。那就会成为‘无名氏’的意外礼

物了。”斯梅奇科夫悄悄游到岸边，摘来一大把陆地上和

水上的花朵，用滨藜的茎把它们捆在一起，拴在钓钩上。 

那束花沉到水底，顺带把美丽的浮子也拉下水去了。 

理智、自然规律、我的主人公的社会地位，都要求这

场恋爱到此结束，可是，呜呼！作者的命运却是铁面无私

的：由于作者所不能负责的种种情形，这个爱情故事并没

有随那一束花而告终。贫穷卑微的低音提琴乐师一反普通

的道理和事物的常情，竟然在门第高贵、家财豪富的美人

的生活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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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梅奇科夫游到岸边，大吃一惊：他没找到自己的衣

服。 

它给人偷去了。不知是什么歹人，趁他欣赏美人之际，

竟把他的衣物一古脑儿卷走，只留下了他的低音提琴和高

礼帽。 

“该死的！”斯梅奇科夫惊叫道：“唉，人啊，阴险的

东西！使我愤慨的与其说是丢失衣服（因为衣服反正会穿

破），不如说是我只得赤身露体走路，因而破坏了社会道

德。” 

他在装着低音提琴的皮盒上坐下，开始想办法摆脱他

那可怕的处境。 

“总不能赤身露体走到比布洛夫公爵家去啊！”他想：

“那儿有女人！再者贼把长裤也偷走，而松香就在裤袋

里！” 

他想了很久，想得很苦，弄得两个鬓角都痛了。 

“有了！”他终于想起来。“离岸边不远有一道小桥，

立在灌木丛中。我可以在小桥底下坐等天黑，傍晚天黑了，

我就溜出去，见到农民的小屋就进去。� 
斯梅奇科夫打好这个主意，就戴上高礼帽，把低音提

琴驮在背上，往灌木丛慢慢走去。 
他光着身子，背上又有个乐器，那样子颇象古代神话

里半人半神的形象。 
现在，读者诸君，趁我的主人公在小桥底下坐着，沉

湎于悲愁之中，我们暂时离开他，转到钓鱼的姑娘那边去

吧。她怎么样了？美人醒过来，看见浮子不在水面上，就

赶紧拉钓丝。钓丝绷紧了，然而钓钩和浮子还是没从水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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钻出来。斯梅奇科夫的那束花分明已经浸透水，泡涨，变

得沉重了。 

“或许有大鱼上钩了，”姑娘暗想，“或许钓钩钩住什

么东西了。” 

姑娘又拉了一阵钓丝，断定钓钩钩住什么东西了。 

“多么可惜啊！”她想：“傍晚，鱼容易上钩！这可怎

么办呢？” 

这个古怪的姑娘没有考虑很久就脱掉身上轻飘飘的

衣服，把美丽的身体浸进河水，只露出大理石般的肩膀。

钩丝已经缠在那束花上，要把钓钩从花上摘下来却不容

易，然而耐性和辛劳占了上风。过了大约一刻钟，美人眉

开眼笑，心情欢畅，从河水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钓钩。 

然而恶毒的命运在暗算她。偷窃斯梅奇科夫衣服的坏

人把她的衣服也拿走了，只给她留下了鱼饵罐。 

“现在我可怎么办呢？”她哭起来。“难道就这个样

子走路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宁可死掉！我等天黑下来，就

摸着黑走到阿加菲雅大娘家，打发她到我家去取衣服。眼

下呢，我到小桥底下躲一躲。“ 

我的女主人公就挑选青草稍为高的地方，弯下腰，向

小桥跑去。她钻到小桥底下，却看见那儿已经有个赤身露

体的人，留着音乐家的长发，胸脯上满是汗毛，就尖叫一

声，昏厥过去。 

斯梅奇科夫也吓一跳。起初他把姑娘当做河神了。 

“莫非这是塞壬到这儿来勾引我？”他暗想，这个推

测倒使他很受用，因为他对自己的外貌素来看得很高。“不

过假如她不是塞壬而是人，那么这种古怪的变异该怎样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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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呢？为什么她到这儿，到小桥底下来？她出了什么

事？” 

他正想解答这些问题，美人却渐渐苏醒过来。 

“不要害死我！”她小声说：“我是比布洛娃公爵小姐。

我求求您！您会得到很多钱的！刚才我在水里摘钓钩，有

贼把我的新衣服和鞋子统统偷走了！” 

“小姐！”斯梅奇科夫用恳求的声调说：“我的衣服也

给偷走了，连同长裤一起拿去了，而长裤的口袋里还放着

松香呢！” 

所有演奏低音提琴和长号的人，照例都不大机灵，然

而斯梅奇科夫却是愉快的例外。 

“小姐！”过不多久他说：“我看得出，我这种模样使

您发窘。不过您会同意，我没法从这儿走掉，理由也跟您

一样。我想出这么一个办法：您愿意躺在我这装低音提琴

的盒子里，关上盖子吗？这样一来，您就看不见我了。”

说完这话，斯梅奇科夫就从盒子里把低音提琴取出来。一

时间他觉得把盒子让出去未免亵渎神圣的艺术，可是这种

迟疑没有多久就过去了。美人就在盒子里躺下，把身体蜷

起来。 

他捆紧皮带，想到大自然赐给他这样好的头脑，不由

得暗暗高兴。 

“现在，小姐，您看不见我了，”他说：“您躺在那儿，

自管放心吧。等天黑，我就把您背到您父母家去。至于低

音提琴，我可以事后再到这儿来龋”临到天黑下来，斯梅

奇科夫就把装着美人的盒子扛在肩膀上，慢腾腾地往比布

洛夫的别墅走去。他是这样打算的：他先走到随便哪个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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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里，借到一身衣服，然后再往前走。“这叫‘因祸得福’

啊⋯⋯”他想着，两只光脚扬起尘土，由于扛着东西而弯

下腰。“我对公爵小姐的命运这样殷切关心，比布洛夫一

定会慷慨地犒赏我呢。” 

“小姐，您躺得舒服吗？”他用 cavaliergalant 约请

女人跳卡德里尔舞的那种口气问道：“劳驾，您别客气，

自管在我盒子里躺着，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！” 

忽然，殷勤的斯梅奇科夫觉得前面，在乌黑的夜色笼

罩下，好象有两个人影走动。 

他凝神细看，相信这不是眼睛的错觉：确实有人在走

动，而且手里还提着包袱呢。 

“这不就是偷东西的贼吗？”他头脑里掠过这个想

法。“他们手里拿着东西。多半就是我们的衣服！” 

斯梅奇科夫就把盒子放在路旁，去追那两个人。 

“站住！”他叫起来。“站住！抓住他们！” 

两个人回头一看，发现有人追来，撒腿就跑。这以后

公爵小姐还听见急促的脚步声和“站妆的喊叫声响了很

久。最后一切归于沉寂了。 

斯梅奇科夫一个劲儿追下去，要不是机会来得凑巧，

美人大概还得在路旁旷野上躺很久。正好这个时候，斯梅

奇科夫的同事们，长笛乐师茹奇科夫和黑管乐师拉兹玛海

金，也顺着这条路走到比布洛夫公爵的别墅去。他俩脚底

下绊着那个盒子，吃惊地面面相觑，摊开了手。 

“低音提琴！”茹奇科夫说：“哎呀，这就是我们的斯

梅奇科夫的低音提琴啊！可是它怎么会丢在这儿？” 

“多半斯梅奇科夫出了什么事，”拉兹玛海金断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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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要就是他喝醉了酒，要就是他遭了劫。不管怎样，把低

音提琴扔在这儿总不妥当。我们把它带走吧。” 

茹奇科夫就把盒子驮在背上，两个乐师往前走去。 

“鬼才知道有多么重！”长笛乐师一路上抱怨说：“要

我演奏这种大笨家伙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同意。哎哟！” 

两个乐师来到比布洛夫公爵的别墅里，把盒子放在乐

队占用的地方，然后就到饮食部去了。 

这时候，别墅里的枝形烛架和壁上烛架已经点燃。新

郎是七品文官拉凯伊奇，在交通部任职，英俊而可爱，正

站在大厅中央，两只手放在衣袋里，跟希卡里科夫伯爵谈

天。他们在谈音乐。 

“我，伯爵，”拉凯伊奇说，“在那不勒斯结交过一个

提琴家，他创造了不折不扣的奇迹。您不会相信的！他用

低音提琴⋯⋯普通的低音提琴能拉出那么妙的颤音，简直

叫人拍案叫绝呢！他拉施特劳斯的圆舞曲！” 

“得了吧，这不可能⋯⋯”伯爵怀疑说。 

“我跟您担保！就连李斯特的狂想曲他也拉！我跟他

住在同一个房间里，因为没事可做，甚至跟他学会了用低

音提琴拉李斯特的狂想曲呢。” 

“李斯特的狂想曲。哼！您开玩笑了。”“您不信？”

拉凯伊奇笑起来。“那我马上拉给您听！我们到乐队那边

去！” 

新郎和伯爵往乐队那边走去。他们走到低音提琴跟

前，动手很快地解开皮带⋯⋯于是，哎哟，不得了！ 

不过，现在，趁读者诸君驰骋想象力，描摹这次音乐

争论的结局，我们转到斯梅奇科夫那边去吧。可怜的乐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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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追到那些贼，回到他放盒子的地方，却没看见那宝贵

的重物。他猜不出是什么缘故，就在那条路上走了几个来

回，还是没找到盒子，就断定走错路了。“这真要命！”他

暗想，揪住自己的头发，浑身发凉。“她在盒子里会活活

闷死的！我成了杀人犯！” 

斯梅奇科夫在各条大路上走来走去，一直走到午夜，

寻找盒子，可是最后筋疲力尽，往小桥底下走去。 

“等天亮再找，”他暗自决定。 

天亮后他找了一阵，也还是一无结果。斯梅奇科夫就

决定在小桥底下等着夜晚。 

“我会找到她！”他喃喃地说，脱掉高礼帽，揪自己

的头发。“哪怕找一年，我也要找到她！” 

直到现在还有些住在上述地区的农民说，每到夜间就

可以看见小桥附近有个赤身露体的人，留着长头发，戴着

高礼帽。偶尔，从小桥底下还传出来沙哑的低音提琴声。 

城外一日 

早晨八点多钟。 

一大块灰色的乌云迎着太阳爬过去。在乌云上，时而

这儿，时而那儿，闪出一道道电光，象是红色的锯齿。远

处传来隆隆的雷声。热风戏弄青草，压弯树木，卷起灰尘。

马上就要下一场五月的雨，一场真正的暴风雨就要开始

了。 

以乞讨为生的六岁小姑娘费克拉在村子里跑来跑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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